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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湖北儿童文学评论集》出版

20世纪90年代的湖北儿童文学创作似乎进入了一个隐忍待发
的阶段，由于保留了新时期以来它所具备的“即兴性”与“散发性”特
征，湖北的儿童文学创作沉寂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湖北省作
协副主席徐鲁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本《湖北儿童文学评论集》
是徐鲁近些年来为湖北省少儿作者、作家撰写的评论集，全书内容包
含了作品评论、编辑札记、出版回忆等，对湖北少儿文学及出版事业
是次全面的整理与总结。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童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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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立极把他新的长篇小说命名为“美丽心灵”，在当下这个被认为
金钱至上的时代，一个人要保持心灵的光滑、无瑕，不被浮躁的世风所
损坏，一直美丽如初，除非是童话里的天使，否则我们会感到有相当的
难度。但于立极写的不是童话，他笔下的人物就生活在当下的这个时
代，过着柴米油盐的庸常的日常生活，而且女主人公欣兰还因车祸致
残。作者就是把这里作为他小说的起点，然后一点点地通过欣兰的内心
所要走过的每一道沟沟坎坎，来论证跌入深渊的心灵，如何能够继续爬
升，行走，甚至还能够飞翔。在实现生命超越的过程中，曾经在黑暗中徘
徊的心灵不但重新走到了阳光下，而且还像月亮一样，把太阳的光芒折
射到更多人的身上，这样一颗心灵也就在自我拯救的过程中还兼及了
拯救他人，从而如破茧而生的蝴蝶，散发出真正的美丽的光芒。我想这
就是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它论证了人的心灵在这个时
代保持美丽是否能够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这当然是一件相当繁难的事情，我想无论是对小说中的人物还是
对作者而言，作为一部心理成长小说，里面的人物势必要经受种种的人
生考验与波折，最终在烈火中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作为选择了以这样
的方式写作的作者，他要努力勘探每一个人物内心的真实图景，才能够
把曲折的心理成长过程精确地呈现出来，产生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
我想，于立极能够较为成功地驾驭这个题材，除了缘于他本人就是一位
心理咨询师，他擅长把握别人的内心外，还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从来就
没有对真善美丧失过信任的人。他怀着一种倔强的天真，要把自己对
于勇敢、善良、大爱这些信念的坚守用文字传递开去。据说很多读过这
部作品的小读者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这证明了爱与同情
在这个时代依旧具有扎根人心的力量。于立极在创作上的长处不在于
他对于人性恶挖掘的深度，而在于他一直执著地礼赞一切美好的东西，
而读者因为这部作品所产生的共鸣和赞赏，正是对他的创作方向最好
的肯定。

儿童文学真正的精神就在于此，它看似柔软，却无比坚韧，以一种
滴水穿石的韧劲去渗透人心，改变人心。这是一种真正的强大，我想，这
种强大来自于梦想的力量。评论家梁鸿鹰曾经说过：“梦想是灵魂最美
的声音。”让我们来看《美丽心灵》里的女主人公欣兰，当她抱定自杀的
念头并准备实施的时候，也正是她放弃生之梦想的时候，然而，当她接

到一个自杀男生的电话的时候，又是她枯萎了的梦想
再一次挣扎着想重新绽放的时候——她梦想了解他
人、拯救他人，正是这样的梦想让她全然忘却了自己的
苦痛，全身心投入到救助他人的行动中。孰料在努力说
服别人不要自杀的同时，欣兰自己的内心也发生了剧
变，她认识到人生可以从肉体的不完美抵达精神的完
美，用自杀的方式放弃生命是一件愚蠢和懦弱的事情，
转而生出直面人生苦痛的坚韧与顽强，通过开设心理
热线为同龄人服务，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所在。梦想
让人变得勇于担当。“勇敢”也是作者分外珍视的一个
词汇。小说中的团支书杨毅对欣兰一直很爱慕，他梦想
考入北大医学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然后研究
基因克隆，为双腿残疾的欣兰克隆出两条完好的腿
来……即便对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梦想也会让她
无惧死神的降临，让爱绵延不断地传承下去——欣兰
的母亲在去世前给自己的女儿留下了三封信，每到生
日的时候便会由闺蜜兼欣兰的班主任董馨悄悄送达，
让孩子依然能感受到母亲来自天堂的爱。这种爱不但
关于欣兰，还兼及自己的丈夫。她没有给自己的丈夫留
一个字，初衷竟然是想他早点忘记亡妻，开始新的生

活。因为她是那样的爱自己的丈夫，希望在她死后他依然是幸福的，有一个同样美好的女人去
爱他。美好的梦想能够拯救破碎的人生，当欣兰主持了父亲和自己的班主任的婚礼，完成了母
亲的遗愿之后，她仰望窗外璀璨的星空，感受到“博大、深邃和美，如同妈妈微笑的脸庞”。

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欣兰最终原谅了自己曾经最痛恨的肇事司机，她不仅放弃送他
进监狱的执念，甚至不要分文赔偿，直至不想知道肇事者和女儿的姓名，让心底不留一丝怨恨。
欣兰的内心不断升华，到达了一种深怀悲悯之心、宽恕之道的至高境界，我不能妄测这种境界
在现实世界、现实人心中究竟存在几何，但就是对于这种境界的梦想一般的向往，只要这样的
向往还在，就已经很令人欣慰了。何况还有那么多的读者在呼应，在感受，在点赞，就更证明了
人心向善不是一个虚妄的神话。

读过《美丽心灵》，我也看到了小说的背后跃动着的作者的美丽梦想——让我们步履匆匆
的脚步慢下来，再慢下来，等一下气喘吁吁的心灵。让所有的混乱都获得秩序，让所有下滑的灵
魂都能够重新飞升，让所有隔绝的人心找到一条爱的通道，让人类能够在爱的旗帜下其乐融融
地相聚……

在于立极所有的作品里，都站立着他温和、柔软、体贴的心灵，我想那是他的人格在他的创作
上真实的投影。而这部凝聚了他16年心血的《美丽心灵》，更是他的写作才华和真诚性情的一次最
具爆发力的释放，正是他的灵魂所发出的最美的声音，等待着我们去聆听，去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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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日勒其木格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黑鹤《《叼狼叼狼》：》：

神秘荒野的风语者
□崔昕平

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作品的
风格，像他的身高一样，在儿童文学作家群中
煞是醒目。近几年，他的《黑焰》《狼灌河》等
动物文学作品在动物文学创作中异军突起。
他独树一帜的动物小说美学面貌给人以深刻
印象。写实风格的动物叙事与荒野生存法则
的讲述，为我们呈现了以沈石溪为代表的寓
意型动物文学之外的又一美学样貌。晨光出
版社此次在“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
系”中，收入了他的又一部新作《叼狼》。

在万物有灵的儿童心灵世界中，动物与
儿童有着天然的亲密感。动物文学也顺理成
章地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随着大量优秀作品的涌现而成为当下儿童
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门类。在“动物小说大
王”沈石溪的动物文学作品中，动物的世界
情感丰富、血肉丰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
们为作家细腻的笔触所折服，为作家笔下动
物们形象丰沛的故事所牵动，让我们在对其
他物种的赞叹之余，感受到灵魂的自省。沈
石溪的作品让我们以与人类类同的亲情血脉
认识我们身边的动物，黑鹤再一次让动物文
学产生了令人惊艳的别样效果。

黑鹤的动物小说，有着广阔草原一般的
气度，质朴坦荡，但又充盈着神秘的生命力
量。黑鹤有一股如英国作家马多克斯·福特
所描述的能力——“抓住读者，用一个事实
将其淹没，使他意识不到自己在读小说，也
意识不到作家的存在”。《叼狼》的开篇一句
极其简练：“蒙古的细犬，我从来就不陌
生。”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却稍显霸道地
直接将读者拉至身边，倾听他充满荒野气息
的讲述。黑鹤的写作接近“零度写作”，真
实到甚至有些许冷酷。死亡，是作品中反复
出现的事件。但是，作家显然没有打算回避
的意思，而是选择了赤裸裸地呈现。死亡的

细节真实而丰满，让人感到距离死亡是如此
之近，距离蛮荒是如此之近。在作品中，死亡
揭去了神秘的面纱，动物间的弱肉强食，人
对动物的无情猎杀，猎人终将殒命于猎物的
宿命等等自然界旷日持久的你死我活都令人
震颤。作家似乎意图以屡次发生的死亡，为
我们传达出自然生态中的生死轮回与固有的
生态平衡。各种生物的宿命，生物间的平
衡，都是大自然的固有法则。作品带给儿童
文学的阳刚之气令人振奋。冷静而粗犷的讲
述，并存着细腻的情绪情感捕捉，黑鹤驱遣
语词的精准与运用短句传情达意的丰赡，都
令人赞叹。

犬类，是黑鹤笔下最具典型性的动物意
象。《叼狼》 中，黑鹤对犬类的描写，一如
既往地归真，没有绘事，没有杜撰，而是通
过对动物的一个个行为细节的描写，将其内
在的情感准确地传达出来。动物的视野纯粹
而专注。这股扑面而来的“物性真实”，正
是动物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类型所散发的独
特魅力。这种能力完全是源于他对犬类的长
期观察和对它们习性的了然于胸。读黑鹤的
作品，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动物的特殊感
情以及对动物生命的尊重理解。他笔下舍生
护主的细犬、陪伴致死的老马，都令人对动
物界的生命护卫产生敬意。黑鹤就是这样一
位洞彻荒野心灵的风语者，他敏锐地捕捉着
荒野的气息，感受着万物的生命力，将这一
切对城市孩子而言犹如久已失传的密码破译
出来，传达出来，由此产生震慑心灵的原生
态之美。这样的写作态度，恰如其分地呈现
了动物界最原始的生命意蕴。

作品并不刻意地经营、推动情节，而是
通过变换的叙事视角，形成独特的叙事背
景，进而产生扣人心弦的故事。动物叙事中
特殊的叙述视角的选择与转换无疑是动物文
学区别于其他类型创作的独特之处。《叼
狼》中，人类视角中的动物与动物视角中的
人类交相辉映，在人之外，动物也拥有了

“话语权”，可以传达自己所遵从的天性，进
而展现出亘古而来的“丛林法则”，并将人类
也毫无例外地收入法则之中。这样的叙事背
景，如同将人类生存观念中固有的优越、秩序
放在与自然生态万物同等的层面，窥视动物
心性的同时，洞彻了自身，重新认识人类自身
与自然万物之间已经稍显麻木、固化的关系，
进而在对照与反思中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我
们所存在的自然生态圈，认识我们自己。这
正与查尔斯·霍顿·库利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相应和：“如果我们追溯到足够遥远的过去，
我们就会发现人和其他动物有着共同的历
史。除非我们从动物着手研究，否则就不可
能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在刘先平先生为晨光出版社“青青望天
树”书系所做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纵观我
们当代儿童文学，有些作品中不仅没有了原
野、森林、河流、大海……即使是城市中的草
地、绿化带也踪影消失，而只有人造的建筑空
间……连儿童文学也失去了自然，这还不令
人感到可怕吗？”是啊，在书斋中诞生的儿童
文学作品，“自然”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东
西。此时，当读到优秀动物文学为我们呈现
的动物心灵世界时，不免产生了一种童话视
角的担忧：这样远离自然的人类，将来会不会
沦为其他动物嘲笑的对象呢？受到破坏而忍
无可忍的自然又将以何种方式报复人类呢？
因此，此类动物文学创作，对儿童文学的发
展，对儿童心灵的成长，对构建儿童健康的生
态概念，弥足珍贵。

通读《叼狼》，我们也会发现，作品的情节
具有散文化倾向，并没有循着叙事文学的路
子将情节铺排设置得环环相扣。但这似乎并
不是源于作家叙事技巧的欠缺，而是作家讲
述这个荒野故事的重心并不在此。黑鹤的小
说，就是要充分诠释荒野生存的意蕴与犬类
的天然血性，像一位旷野生态的风语者，执
著地传递着他所感受到的生命信息。而作品
这种并不因情节而激动人心的讲述方式，全
方位的叙事视角与零度状态的叙述语言，恰
恰产生了让人类拉开距离审视自己与拉近距
离感受自然的艺术效果。我们由衷赞叹这位
荒野风语者的执著抒写，也同样期待在黑鹤
笔下，充盈的素材与绝佳的构思相遇，不断碰
撞、激发、酝酿，产生更令人瞩目的动物文学
精品。

对这个地方有期待。安阳这个地方
比树古老，比山年轻。安阳的成长如微
风。

对于在安阳召开的天天出版社“获
奖作家书系”作家群研讨会也有期待。
谈谈困惑，会会师友，总是温暖，现在已
然成为感激。我第一次见到了上海的简
平先生，经历若干年又见到才华横溢的
林彦。我还第 N 次、第 N+N 次见到了
其他老师和儿童文学同行。比如，前几
年跟我一起在俄罗斯原野上撒野的韩
青辰、翌平、黑鹤。比如，与我一起在东
京蹚过银杏落叶的谢倩霓和殷健灵。我
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于去年和前年
在云南腾冲和香格里拉行走。我还在北
京、沈阳等地多次向他们请教过儿童文
学的要领。

这些会面沉淀下来便是醇厚的友
情。

一些发现令我惊喜。从刘国辉社长
的谈吐中我不但听到了真诚和睿智，还
有熟悉的东北乡音。他的口音介于我和
黑鹤之间，他的家乡果真就在辽宁和黑
龙江之间的吉林。不管他的声音里夹杂
了多少北京味儿和安阳的“刻碑”这样
的单词，东北的乡音是遮挡不住的。是
的，每个人的声音都有一个本源地。

文学体裁也有各自的本源地。它们
像一群孩子，或许可以挨个儿为它们做
一次 DNA 鉴定，从它们的模样和气质
中寻找它们父亲乃至祖先的影子。这个
举动不算画蛇添足，或许颇有意义。比
如，能更加懂得它的来历，并可以预知
它将来要走的路。当我们感到前途渺茫
却步不前，或者一路狂奔停不下来，回
溯本源能让我们气定神清，恢复力量、
保持速度。

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做过类似
的事情，他在《文明的孩子》中公布了自
己的发现。他为小说找到了父亲，他说
小说是史诗的孩子；他也为诗找到了祖
先，他认为诗是墓志铭的孩子；他也没
有忘记为童话寻找本源，他断定童话是
神话的孩子。依我的理解，布罗茨基所
说的童话，并不仅仅指汤素兰、冰波、王
一梅他们写的童话，它是指我们多年以来共同侍弄的儿童
文学。这里的神话，我更愿意把它抽象化为一种气质和人
格。它似一缕连绵不绝的光辉，照亮了许多儿童文学佳作。
难道我们不能从过去的、现在的那些儿童文学经典中看到
神话的背影吗？一部作品，但凡弥漫了这样的气质，便会显
得来历不凡，似乎来自一个水草丰美的远方，朴素、神秘、清
澈、悠远。

那么，就来说说作为一种气质和人格的神话。它其实就
在我的生活里，它甚至就在我的一左一右。我居住的东北田
野广阔、山林密布，它时时处处隐藏在那里。

在东北，人和树的交流是家常便饭，不算什么稀奇古
怪。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跟老槐树汇报过日子的鸡零狗碎，就
因为这槐树比他还老，是看着他长大、变老的。忙着汇报，也
要调侃树下走过的一条瘸狗。瘸狗固然可怜，可是老人的调
侃绝非恶意，那是善意的关切。在东北，有一种善意看似冰
冷、暴戾，其实是嘘寒问暖。不懂这种表达方式会感到诧异，
甚至误解了对方的好意。瘸狗大概来自外省，不懂老人的意
思，狼狈逃走，老人站在树下嘎嘎笑。这样的交流在我的新
作《九月的冰河》中随处可见，遇见这样的描写千万不要认
为我故意使用了童话式的写法。这种写法是实实在在的，没
有虚拟的意味。我不过是在重现这块土地上的“万物有灵”
的生命观。

在旅行途中，能听见一个人讲灵异的经历。讲述时，他
的表情严肃，简直是肃穆。他强调这是他的亲身经历，绝对
是真的。可是无论怎么强调这个经历听起来都更像一个传
说。他讲的是他弟弟的事情。他弟弟怎么了？他弟弟出大事
了。只见他弟弟一会儿双手相抱，叩首作揖，一会儿满地打
滚，做顽皮状，目光却呆滞、直钩，好似灵魂出窍，根本就不
像他弟弟本人了。见过大世面的人会说，这个后生被黄貔子

“迷住”了，赶紧找赶紧找。所谓“迷住”就是控制的意思，在
东北民间没人怀疑黄貔子有这个特异功能。黄貔子就是黄
鼠狼，在东北的山林里是个灵异之物。现在，他弟弟成为那
种灵异之物的附庸。人们挥舞棍棒，四处寻找那个操纵者。
他们在一垛松枝下面找到了那个自鸣得意的家伙，做掉了
它。讲到这里，他的口气变得怜惜，就好像打死的不是黄貔
子，而是他的弟弟。黄貔子一死，他弟弟随即恢复常态，又变
回他的弟弟。

复述这个故事时，我的耳边回响起萨满的太平鼓和腰
铃。这是迄今为止我听到的最动人心魄、也最神秘悠长的交
响乐。前不久，听说家乡铁岭莲花最老的萨满去世了，活了
100 多岁。这个老太太的经历非常神奇，我的长篇小说《虚
狐》中的银奶奶就有她的影子。现在，听说她死了，不知道这
个消息是否属实。这个消息让一些民俗学家发出慨叹，就好
像一个精彩的神话从此成为绝唱。要我说，这个神话仍旧在
传唱，它在林间传唱，每片树叶都是一个簧片。它在每个东
北人的内心回荡，甚至就在我的血液里流淌。它早就熏染为
一种气质，一种人格，存放在我们的眼神和笑声里。

前几天我无所事事，在沈阳郊外的鸟岛转悠，期待发生
奇遇。我偷听两个员工的聊天。他们聊的不是房价，也不是
反腐败，更不是明星们的绯闻。他们俩在认真谈论树梢一只
鹰的品性。这个交流没有一丝戏谑的味道，说着说着两人还
争论起来。树下面的争论根本没有干扰到那只鹰的心情，它
望着蓝天。离开鸟岛时我又遇见那两个人，他们还在聊天。
这回话题变了，改成议论池塘里的天鹅。在他俩那里，鹰和
天鹅就像一个亲戚，一个邻里。

神话的气质、童话的人格何曾离开过他们呢？我庆幸自
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它在东北的田野和山林飘扬，我的审美
观、生命观在这气息里形成、定型。我不知不觉中把它带进
字和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把它填充在句号的空隙里。

在今天，让儿童文学重返神话也许显得荒谬。儿童文学
的风向已经不比从前。它太实在，离当下的生活太近。它又
太折腾，华美喧闹。它总是担心，倘不用声色吸引读者，读者
便停不下来，也坐不下来。于是，它变得庸庸碌碌，把身上那
股神气跑丢了。这样一来，它就有一千个理由来怠慢、轻蔑
神话了。它会理直气壮地说，这个气质不合时宜，那些法术
和腔调早就过气，谁还愿意停下来观看它的表演。

我却舍不下它。
我坚信，对文学本源的回望是一个别有意味的动作。这

个动作哪怕仅仅是一个小动作，也能让我们的“童话”生出
特别的气质。像西方世界的小魔法师，神秘莫测，连一个鬼
脸都耐人寻味。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儿童文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蓬勃发展，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黄金时代”。作者朱自强是集儿
童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批评家于一身的学者。在《黄金时代的中
国儿童文学》中，他运用这三重目光看取“黄金时代”，选择成为儿童
文学的主体构成的、也是成绩最为显著的幻想儿童文学、写实儿童小
说作重点论述，同时论及特色显著的儿童诗歌以及新兴的图画书创
作这两个门类，共提及作家120余位、作品340余部（篇），重点评介了
其中的50余位作家、120余部作品。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并领略“黄金时代”儿童文学
作家作品的多彩风貌。

（童 文）

《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出版


